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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的动情演讲赢得掌
声一片

看周围人纷纷应和，老太太
拧开水壶，连喝几大口继续说：

“说到底，医院卖的是药和手艺，
卖给谁？不就是病人吗？人一
得病，特别是得大病重病绝症，
家里的钱就都送医院了，医院就
像老虎嘴，血汗钱吞进去连个饱嗝都不打，赶着谁家摊上
个癌症，那更是无底洞，金山银山都填不满。那药活赛江
洋大盗，把病家劫得一穷二白。是病人养活医生养活医
院，那医生护士就是雇工，就算病得东倒西歪，只要还有
一口气，那病人就还是主家，就不能受欺负！”老太太说得
激动了。“可医院到处是医生护士欺负病人，他们用你的
钱大把大把地，你还不能问。他们把病人当试验，当数字
里一个分母。给你一沓化验单，全是外国字，那是用你的
血你的钱你的工夫查出的你身子的秘密，可没人给你讲
是什么。用钱买天书啊！卫星能上天，这些洋码翻不成
中文吗？故意让你不明白，显出他们高贵，有学问，能拿
捏你，好叫你服他！”围观的甚至有人叫起好来。老太太
眼睛红了。“你说他们多歹毒。这还不算，你想找人问，那
就是自取其辱，医生护士脖子昂得像刚下蛋的母鹅，脸上
白板一张，像病人掘了他家祖坟。哪个病人对大夫不得
赔小心，给大夫送礼，你敢不送？小命在人家手心里捏
着。”老太太再喝一气儿水。“有没有好大夫？有。少而且
越来越少比清官还少。都说反腐败，我看医院是最大的
腐败。看病吃药用得了那么些钱吗？那是乘人之危喝人
血吃人肉。可眼看火坑你也得跳。要说不平等，这就是
最大的不平等。出医疗事故，你瞧他们官官相护的劲头，
平时互相讲起坏话来那叫一个狠，真要出了事，就团结起
来一致对外了，不是他们人品突然好了，那是为自己留后路，
他们互相掐，掐出骨头水都没事，要说病人想讨个公道，那他
们马上就成死党。我一个老婆子，身体不行，可我不想看病，
就为不再让医院让医生盘剥我，我就不想让他们挣我的
钱。我真想吼一声，病友们，咱都豁出来不治了，饿死这帮披
着白皮的狼！”

不知是谁带头，一下，两下，三下，聂远新身边掌声连成
一片，越来越响，那掌声经久不息，在候诊大厅回荡。老
太太的话就像一记记重锤砸在聂远新心上。披着白皮
的狼。什么时候起，白衣天使成了披着白皮的狼？！那
身前身后热烈的掌声说明老太太的话代表的不是哪一
个人甚至不是哪一小部分人的思想。深深的悲哀然后
是后怕。如果真像老太太说的那样，所有病人联合起
来，不看病不住院不吃药，那么医院靠什么生存？医生
护士靠什么生存？她知道这不可能，但她还是控制不住
这么想。她不知道医患之间原来存有这么深的隔阂和
矛盾。

临近上班，老太太被保卫人员带走了，她已经不是第一
次来医院发表演说了，各医院保卫科黑名单她都榜上有
名。老太太原是一名小学教师。老伴儿是老红军，作为烈
士家属，老太太以身作则，独生儿子长大娶妻，眼看就要生
子，灾难降临。媳妇在产房折腾一夜，医生推出两具尸体，
一大一小，儿子大叫一声昏死过去。老太太强撑着处理后
事，却很偶然地得知母子俩死于医疗事故，麻醉剂注射到
产妇脊椎神经上。老太太和儿子开始同医院交涉，人命关
天啊，医院方面的态度强硬到令人心寒的地步。儿子一纸
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官司一打几年，结果却还是输了。
儿子当时就倒下。儿子因为打官司旷工被单位除名，住
院费全靠老太太的退休金。医院再下驱逐令，儿子夜里
从医院顶楼跳下来，摔死了。老太太在医院失去三个至
亲，崩溃了。

聂远新看着病床上的海若，她说，去我办公室。
聂远新很谨慎，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救治，死亡，根本
不是人力所能阻挡。杨卓林说出的话让她吃一惊。
我和海若曾经是职业试药人，一切后果我们都能面
对，求您了。只要能让她少些痛苦。聂远新是第一
次面对职业试药人。

杨卓林和海若牵着心。新马泰之行结束，聂远新长出
一口气，恨不能一步就跨进家门。聂远新打开笔记本。
海若经历过手术后元气大伤，可她竟奇迹般地拖到现在，
杨卓林说的对，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试试，地球是圆的，什
么奇迹都可能发生。菊腊走进来，她拿出一张报纸。《边
城早报》，是自己不在家的日子，她接过来，新闻版，醒目
的黑字，《一家三口共赴黄泉，谁之过？！》问号狠狠地砸进
聂远新的眼眶。一个三口之家，男人打工，女人理家，为
给孩子治病家徒四壁。男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部以
下瘫痪，包工头卷了工程款消失。有心无力的工友背男
人回家，女人买来毒鼠强放进熬米粥的锅里，三个
人，一人一碗。

梅兰芳的伤情原配
自从一儿一女离世后，王明华怕见

任何小孩，每每见到孩子，伤心的往事
便被勾起，如今，孩子没了，看着福芝
芳日日陪在梅兰芳身边，虽然明晓大
道理，消沉的情绪还是袭满内心。失
落、痛楚、懊悔，百种滋味交集着，王明
华终于病倒了。

王明华染了肺结核，剧烈咳嗽，不思饮
食，半夜被病魔折腾得痛醒，百种疼痛却不
抵失去爱子的心痛。王明华怕传染给家
人，也想换换环境，提出了离开梅家去天津
治疗。她独自离开梅家，把所有的空间留
给了梅兰芳和福芝芳。想想二女同侍一
夫，无论她们怎样姐妹情深，如果心内有深
爱，毕竟也是难过的。

王明华离去后，福芝芳与梅兰芳相处
一直很好，后来他们又相继添了几个孩子，
福芝芳帮着梅兰芳排戏，一起绘画、读书，
照料孩子，空闲去香山避暑小住，日子倒也
过得有滋有味。

王明华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治疗，没有
好转，病情反倒恶化。福芝芳听说了，开始
与梅兰芳为王明华准备后事。他们在香山
附近为王明华选了合适的墓地。

福芝芳照料了梅兰芳四十年。梅兰
芳离世，受到国葬礼遇，本来梅兰芳是要安
葬在八宝山公墓的，福芝芳却没同意，而是
让葬在王明华的墓旁。这里同时修了三座
墓，还有一处空穴，福芝芳留给百年后的自
己。

福芝芳对王明华从头至尾，都做到了
有情有意，生与死，她认可着他们这三人世
界。梅兰芳心内可以同时对几个女人有情
有意，王明华却付出了伤情的一生。她是
那么爱梅兰芳，可是这样的爱却如此无能
为力。

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有缘无分
有着“冬皇”之称的孟小冬，在戏台上

的魅力无人能及。然而在戏台下，在感情
生活中，她对自己的婚姻是那么无助。

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那年，她只有18
岁。18岁的孟小冬，已是须生之皇。孟小
冬出身于梨园世家，祖父擅演文武老生，父
亲、叔伯唱京剧，在这样的氛围里，她很小
便向姑父仇月祥学唱须生，12岁在无锡挂
牌公演。

1925年8月，戏台上的那场《游龙戏
凤》把台下的人都看呆了。梅兰芳演的是
俏丽妩媚的李凤姐，孟小冬演的则是微服
私访的正德皇帝。真正是男的扮相妖娆，
女的扮相刚正。在华丽的唱腔中，那身段
那眉目，真是让人叫绝。

演了《游龙戏凤》，演了《四郎探母》，戏
迷们都痴了。这样的颠鸾倒凤，除了让人
称赞的唱腔，也让人开了眼，于是好事者便
怂恿两人再次同台，继续演戏。不用说，凡
二人出演，总是场场爆满。同台次数多了，
梅兰芳与孟小冬也互生好感。脱下戏服，
台上的感情延伸到台下，两个人谈起情。

“梅党”之人也极尽撮合，想成就一段梨园
佳话。

梅兰芳是伶界的大王，事业正值如日
中天，孟小冬爱上他并不难。难的是，梅兰
芳也爱上了孟小冬。他的阴柔之美，她的
阳刚之俊，是彼此的互补也是彼此的吸
引。那年梅兰芳已31岁了，家中有两房太
太，福芝芳已为他添儿添女，按说，梅兰芳
对前两房夫人都是很爱慕的，有情有意的，
着实不该再娶了，但是感情这回事，碰上
了，便很难逃避。

孟小冬是个生性清高之人，是不愿给
人做妾的。但面对梅兰芳，她不得不委屈
自己。

1927年正月，梅兰芳娶了孟小冬。
这个婚结的并不顺，福芝芳异常伤心，不
愿孟小冬进门，也不承认她。这让梅兰
芳很为难。

梅兰芳也不愿让福芝芳不悦，便在外
面找了一处四合院与孟小冬住，起名为“缀
玉轩”。他们在“缀玉轩”有过一段快乐的
日子，梅兰芳常带一些朋友过来，一起谈论

戏文，说古道今。福芝芳非常不满，也无话
可说，只能在心里生闷气。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梅兰芳
对孟小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这是在
他们婚后 9 个月的时候。孟小冬是有
很多戏迷的。她这个婚结的，让一个叫
王维琛的戏迷头脑发晕了，这一晕就出
了事。王维琛是一个大学生，喜欢孟小
冬很久，如今见心上人被梅兰芳抢了
去，便找到“缀玉轩”。这个大学生还拿
了把枪，本来是吓唬人的，一急把一个
来做客的人打死了，在警方赶来时，已
发生了血案。

这场血案，把梅兰芳吓坏了。常年的
男扮女装，让他的性格也极具阴柔，遇事容
易惊慌，胆子也小。加之大报小报对“缀玉
轩”血案的报道，让梅兰芳无比慌乱，生怕
影响了他正好的事业，心内对孟小冬的感
情便熄了。

梅兰芳与孟小冬真正恩爱的日子，只
有9个月。在这之后，两个人之间就淡了，
确切地说，是梅兰芳冷了下来。梅兰芳就
是这样，他对自己的女人会很好，但不能触
及他的利益，如果让他有什么不好了，那他
就会改变心意。

以前与原配王明华也是，琴瑟相
合，王明华一切都为他着想，他也确
实爱过那个女人，可是在王明华无法
再生育时，他便另娶了。福芝芳为梅
兰芳牺牲很多，放弃了演艺事业，天
天在家里操持家务，为他生了好几个
孩子。常年如此琐碎地过日
子，自然新鲜劲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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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生命与金钱的抗争，尊严与权势的较
量，法律与暗箱的对峙，智慧与阴谋的
相持。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

健全之处，剖析了医患矛
盾的症结所在，曝光了医
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深层
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
存在的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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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芸莺和金璞玉的闲谈彼此留下了
美好印象

鹿州，古有金鹿州之美誉。在白芸
莺的生活里，欣欣向荣、高楼林立的鹿州
市与古色古香、民风淳朴的秀水镇相比，
一个是充满活力、令人神往的红太阳，一
个是温馨秀美、依依留恋的蓝月亮。在
她的记忆里，偏远的秀水镇，是由桨声帆

影渔歌和村姑
木桥人家，绘成
的一幅古韵悠
长 的 风 俗 画 。
从这幅回味无
穷的大自然佳
作里，脱颖而出
的水乡女子白
芸莺，人长得不
仅俊俏，而且心
气也挺高，她早
就向往城市人
的生活，为了实
现由闭塞乡村
向繁华都市的
横向跳跃，她会

抓住每一个机遇，为达到这个目标，实现
她的人生梦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阳春三月，风和日暖，正是春意醉人
的好时节。这天是周末，天刚放亮，白芸
莺就坐早班车，去鹿州城里给金叶补
课。她站在金叶家门外，娇喘着调整了
下神态，抬手轻轻摁压了几下门铃。

门里面传出的声音，洪亮而沉稳，哪位？
外面回答，娇声细语，我啊，白芸莺。
噢，白老师。
森严的防盗门一打开，白芸莺觉得

眼前一亮，哎哟，今天，真让她有点喜出
望外，受宠若惊，因为给她开门的人，正

是鼎鼎大名的市长金璞玉。
虽说，白芸莺论婆家这头儿，也能跟

金市长家攀上亲，但是，她与市长的年龄
地位因相差甚远，平常见面说话的机会
并不多，所以金璞玉对她的情况了解极
少，只听自己老婆说，她侄子李远方娶了
房能干而又漂亮的媳妇，在秀水镇中学教
书。金璞玉打开门，面对面看了看白芸
莺，真让他心里一动，暗自惊叹道，哎，这小
女子，长得还着实有些特点，秀发披肩，白
嫩俏生，嘿，好出色的一个水乡妹子。白
芸莺常在电视里见到这张令人肃然起敬
的国字脸，如今活生生就在自己眼前，放
着红润的光，额头、眼睛、面颊全部熠熠明
亮着，他那磁性的声音，挺让人着迷。

白老师，请进。
金叶没在家？
她身体有点发烧，跟她妈去医院了，

你先坐沙发上歇会儿，她们一会就回来
了。金璞玉说着，顺手从客厅角上的饮
水机里，接了一杯纯净水，放到白芸莺跟
前的茶几上，很随和地问她，你在学校的
工作现在累不？

还行，高三年级的班主任，谁心里也
不会轻松呀。咱年轻人，多挑点担子，应
该。虽然白芸莺当着市长的面回答问
题，心里还感到有点紧张，但是，她见金市
长如此善解人意，颇有绅士风度，还真让
她从精神上宽展了几分。俩人一问一答，
气氛很是融洽，虽说，从工作到生活，聊的
兴趣范围很广，但是，俩人都明白，这种毫
无目的的聊天，纯属是为了消磨时间，解
除尴尬与冷漠，等候着金叶母女回来。

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和了解，
莫如在这样融洽的氛围里，没有目的，不
绕弯子，不搀杂任何利益冲突，心情愉
快，海阔天空，一男一女年龄悬殊，隔几而

坐品茶聊天。白芸莺和金璞玉的闲谈，虽
然都是些办公室之外鸡零狗碎的寻常话
题，在一问一答的不经意间，两个人在对
方的心里，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其实，金叶也没得啥大病。医生告
诉王虹，是春季流感闹的，不要紧，打几
针退退烧，吃一周感冒药就好了。王虹
怕女儿身体吃不消，决定今天给金叶放
假，并顺便在路上买点鲜菜活鱼之类，趁
着老金在家，改善改善生活，这样一来可
以给他补补身子，二来也借此机会，感激
一下给金叶补课的白芸莺，一举两得，何
乐而不为呢。

王虹想起白芸莺，心里就生出几分
感激，这家教算是真找对了，她不仅外语
教学水平高，而且手巧嘴甜，眼里有活
儿，洗衣做饭，都帮着她干，再说她和金
叶，处得挺投缘，跟亲姐妹一样，特讨人
喜欢。哎，对了，白芸莺家的养子盼根
儿，都养三个月大了，可在镇派出所上户
口的事还没办妥呢。此时，王虹记起了
这件让人为难的事。虽说，白芸莺明白
事儿，知道这事难办，从没开口催促过，
可金叶的小姑姑玉琴，还着急呢，三天俩
头，替老同学李远方传话，催办这事。

论说，如今在鹿州市，弄个计划外二
胎指标，由市长夫人经办，也不是啥大
事，关键是如今时候不巧，她听老金的铁
哥们陈三透露，省里主管干部的副书记，
对他很器重，近期要对他们这批县处级
后备干部进行一次民意测评。因此，在
事关夫君升迁的节骨眼上，就千万不能
出纰漏了，作为市长的夫人，经过二十多
年风风雨雨的磨练，这点政治敏感和思
想觉悟她还是有的。所以，给白芸莺家
养子上户口的事，就这样一来二
去，给耽搁了这些天。

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刚从娘肚里拱出来，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
走了。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婴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亲密
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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